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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「她是你的妻子？」衣紅的同情心又發了。　　黑人說：「是的，只是我們舉行的是冥婚，她死後我們才結婚的。」

　　「那有效嗎？」衣紅又問。

　　「有效？哈哈！哈哈！」黑人慘笑了幾聲，又說：「兩個人在上帝面前結婚，又到法院辦理離婚，不都有效嗎？我們是在魔鬼

面前結婚的！丹妮說過，她要的是永恒的婚姻，上帝做不到，我做到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恭喜你呀！可是，你幸福嗎？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當然！四十年的銀婚！四十年！如今還有幾個人把婚姻當正經事？我等到今天，就是要證明給世人看，我的愛是真

誠的，我的承諾是神聖的！妳沒見過那些不負責任的單親家庭？男女只顧一時的苟合，為此付出代價，禍延子孫，那才叫不幸福！

人間的苦難，有哪一種不是來自兒時的不幸？個人心理的失衡，最後就成為社會的亂源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這樣說來，你的成就比上帝的更大！」

　　黑人贊道：「不錯！妳有眼光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偉大的行為需要偉大的心靈，才能成為偉大的典範。」

　　黑人自信地說：「我有偉大的心靈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偉大的心靈要言而有信喔！」

　　黑人略略猶豫了一下，說：「那是當然……」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是說，打天下要用武力，治天下則靠智力。要讓你的子民心服口服，你應該提倡感恩圖報才是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有道理，我號稱復仇天使，誰不感恩圖報，我先將他剁成肉泥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麼你想想，如果不是他們兩位，你能有如此幸福的婚姻嗎？根據統計，全世界沒有一對夫妻不吵架，百分之七十

要離婚，百分之五十會打架！而且所有戕害少男少女的浪漫故事，都只講到『從此過著快樂幸福的日子』，以後呢，都成了冤家！

今天你能有銀婚紀念日，應該開個震古鑠今、別開生面的感恩大會才是！」

　　黑人聽了，哈哈大笑，笑聲卻帶著一絲淒涼，淒涼中又隱含悲哀：「小姑娘說得好！正合孤意！人不能太自私，是吧？我很感

激他們，妳沒看到嗎？我讓他們享受了四十年的平安幸福，難道這不是感恩？只是，只是丹妮呢？她是個愛笑的女孩，從來沒有傷

害過別人……」黑人突然猛力一拍桌面，「啪」的一聲，那水晶桌從中斷裂，每個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響嚇了一跳。
　　黑人狠狠地說：「還有誰聽過她的笑聲？還有誰記得她的容貌？什麼叫做公平？為了她，我把自己的容貌也犧牲了，你們見到

的這個影子就是我的尊容！世界上只要有黑暗的地方，就有我的身影！只有黑暗是公平的，寒冷的極限不過是絕對零度，可是熾熱

的上限卻是無止無盡！上帝在哪裡？在那最熾熱的頂點！而我，我就在你們身邊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過，還有一點不夠公平，他們兩個都見過丹妮。我們這些不幸的人，雖然無緣親見丹妮的音聲笑貌，你總該讓我

們分享一點光輝吧！」

　　黑人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你叫我說什麼呢？憑著仇恨，我可以把星群搗成齏粉！一旦感到愛，就連精鋼也要化為柔絲。恨能令

人堅強，愛只會讓人柔軟。我知道妳這小妮子的陰謀詭計，可是我心中的確充滿了愛啊！問題是我還能愛誰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丹妮呀！連我都開始愛她了，快點告訴我吧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可是，她不能愛我呀！更不可能愛妳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們雖然同樣在說『愛』，顯然你我的觀念有極大的差距。我們中國人認為，『愛』字是『受』、『心』兩個概念

組成，只要接受了，放在自己的心中，就是愛！可以愛人、愛物、愛一切可以愛的。丹妮這個人是你的，只屬於你一個人。而她的

芳名活在你心裡，一樣可以活在我心裡！羅貝特、洛麗塔，人人都可以愛她！當你的愛成為大眾的愛時，人人不都成了你的信眾了

嗎？」

　　黑人一怔，說：「妳真是這樣想？」

　　衣紅點點頭，說：「是的，當人有了這種無私的愛以後，就不再介意佔有了。不佔有就不會有牽掛及依賴，那才是真正的自

由。人愛一個人，當然是愛那個人的價值，但一個人只是無數人中的一個。人若自由了，愛的是全部的人類、宇宙，那是無窮無盡

的。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奇怪！妳怎麼能做到呢？可是……」他想了想，突然又恨聲道：「老實說罷！我心中找不到愛！我只有恨！」
　　衣紅說：「丹妮不是……」
　　黑人說：「那是我騙我自己的！丹妮從來沒有愛過我！她已經有了未婚夫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於是你把她的未婚夫殺了？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別自作聰明！我沒有殺他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看來你還有良知！」

　　黑人暴吼道：「妳少諷刺我！我把他關在深海底下，關了四十年！」

　　費希曼大驚道：「原來……原來……」
　　黑人道：「沒錯，就是那個『肉球』！」

　　「肉球？」衣紅問。

　　黑人冷冷地說：「我把他的手腳都砍了，我要他恨我！我要他分擔我的痛苦！費希曼的工作就是照顧這個肉球！」

　　「唉！你真是無可救藥！殘忍到這個地步！」衣紅感歎人世的不幸，就是這些妖孽興風作浪。可是再一想，快樂幸福只是個比

較值，本來自己還以為羅貝特是個苦命人，但和這個肉球一比，實在幸福得很。

　　黑人此時已經坐立不安，他激動地說：「我殘忍？天下還有比他更殘忍的人嗎？妳想想！我每天去羞辱他，欺負他，他卻不斷

地安慰我，開導我！天哪！好像那個肉球是我，而不是他！」

　　費希曼全身戰慄不已，這時再也忍耐不住，「撲」的一聲跪倒在地，痛哭失聲說：「大王爺，您殺了我吧！我照顧這個肉球二

十多年了，每天看他那種生不如死的樣子，我幾乎要崩潰了，卻不知道……」
　　黑人倏地站起，指著費希曼說：「殺了你？你死了還會痛苦嗎？只要我痛苦一天，你們就要陪我受苦！如果你們不願意，我就

去找更多的倒霉鬼，讓他們不死不活！人人都得陪我受苦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地獄王！你這是言行不一，不算君子！」

　　黑人暴怒道：「君子？君子早就死光了！我要找他們算帳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何必再找別人？光我們幾個就讓你忙得暈頭轉向了！」

　　黑人大步走向門外，說：「好！你們幾個通通跟我來！」

　　這水晶宮最令人豔羨的，便是屋前的一片水晶花園。園裡除了那高大的朱紅珊瑚外，所有的花草都如水晶般透明潔淨。其實這

只是分子工程技術之一，因為顏色不過是光線的反射，係根據各層分子的厚度和排列的角度變化。分子工程可以改變ＤＮＡ的編碼



結構，這種花草由根壓提供養料，細胞則採用晶體結構，成長後便成了活水晶。

　　黑人一面欣賞這珠宮貝闕，一面說：「羅貝特，你記不記得是個老先生教你怎樣建造這座水晶宮的？今天老實告訴你吧！那個

老先生就是我的化身！我知道，要『保存』四十年，就必須讓你養尊處優四十年！」

　　羅貝特嚇得目瞪口呆，費希曼則是頭皮發麻。這個人真是狠到極處，還教敵人如何作繭自縛！

　　黑人又說：「你要負責把你的妻女變成水晶人，如果你敢抗命，等我動手時，我把她們變成黑煙，那你更受不了了！」

　　羅貝特跪下來求情說：「請你饒了她們吧！你要怎樣處置我都可以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處置你？我沒有那樣傻！只有當你的妻女都變成水晶人了，這水晶世界才能給你更多的刺激！」

　　羅貝特早就打定主意，這時裝做跪地求饒，手裡卻藏了一把小刀。他一邊哭求，身體一邊挪近黑人，乘他不注意的一剎，突然

躍起，直向黑人心臟刺去。

　　不料黑人沒有實體，羅貝特用力過猛，整個人穿過一團黑霧，踉踉蹌蹌地向前衝了幾公尺，好不容易才停住。人人被他的舉動

嚇呆了，只有文祥等早就領教過黑人的本領，在一旁看得直搖頭。

　　黑人說：「報仇了吧？勝利的滋味如何？」

　　羅貝特一計不成，立刻舉刀用力向自己的心臟插去。哪曉得這一刀下去，竟如刺在一塊石頭上，震得虎口作痛。羅貝特知道沒

有指望了，頹然滑倒在地，垂頭搨翼。洛麗塔和莉娜撲了過去，三個人抱頭哭成一團。

　　衣紅評論道：「你最多只能稱做地獄鬼！要稱王，就得像個王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小姑娘又有何指教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如果你連我這一關都過不了，專欺負他們可憐人，不是鬼是什麼？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急什麼？妳是壓軸好戲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然急，看你的煙樣，如果被他們打敗了，我豈非無用武之地？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喲！妳倒真把我瞧成黑氣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看來你是怕我了，好，你不是有天大的本事嗎？我給你出個題目，敢不敢應戰？誰知道你是王是鬼，證明一下

吧！」

　　黑人哈哈大笑：「要看我的本事？好，妳出題吧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想認識丹妮，你把她變出來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換個題目吧！這個不算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會就說不會嘛！我知道你不過是個鬼，沒什麼了不起！」

　　黑人大怒，手一指，一道黑氣直撲衣紅而來。眾人早就為衣紅的挑釁提心在口，見狀莫不大驚。卻見衣紅面不改色，光華閃

處，原本停在門外的汽車，突然往那黑人一罩，連他放出來的黑氣也一併籠在車裡了。

　　衣紅笑道：「果然是草包，這叫黑氣宮！給你住一輩子吧！」

　　原來這是杏娃與衣紅商量好的策略，要趁黑人不注意，一下子把他困在車內。此舉只能成功不能失敗，因為雙方有言在先，當

局能動用的能量，只限於這部汽車和文祥的佛珠。佛珠已經用上了，如果車子不能困住黑人，除非電腦食言自肥，否則四人終將難

保。

　　黑人急怒交加，立時化為滾滾黑氣，在車內變化無已，想找出一絲縫隙逃逸出來。不料那車是電離罩作用，不管黑氣漲大縮

小，始終無隙可乘。

　　眾人一見，莫不額手稱慶，左非右還向衣紅豎了個大拇指。

　　不料衣紅卻皺起眉頭，說：「先不要高興，還有下文。」

　　果然，那黑人又凝成人形，說：「現在可以談條件了吧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有什麼好談的？如果你只是個小鬼，我把你交給當局處理就算了。你若真是地獄王，我敬你三分，咱們再來談條

件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你要我怎麼證明呢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見過大法王，人家說一是一，非常有信用，那才是王者風度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我也講信用呀！只是講法不一樣而已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大法王從來不傷及無辜，不損其王者之尊！」

　　黑人舉起一個被白線綑住的人說：「放心，妳放我出來，我就不傷他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若是王者，車門會自動打開。」

　　黑人一手提著湯姆，身體挪到車門邊，果然門自動開了。黑人下了車，心裡暗贊衣紅有膽識，嘴上卻說：「小姑娘，妳不怕我

食言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有什麼好怕的？我隨時隨地可以再把你關起來。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我怕沒那麼簡單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們不是約定要做該做的事嗎？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告訴你，我們要當你的面，把那個肉球救出來！」

　　黑人楞了一楞，說：「妳是說真的還是假的？當我的面救他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就我們四個人，多一個都不算本事！」

　　黑人點點頭說：「我懂妳的意思，妳想給他們幾個解套？好極了！反正待會回來，我又多了幾個吆喝的奴僕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多謝主人，保證我的歪點子比你的精采，我們走吧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等會，有件事我要先辦。納金高，你過來。」

　　納金高一直躲在眾人後面，希望別人忘掉他，沒想到還是被點名了。他硬著頭皮，磨磨蹭蹭地走出來，黑人說：「你殺人越

貨、姦淫擄掠都與我無干，怎麼敢惹到我朋友身上？把黛薇夫人的鑽石拿來。」

　　納金高嚅嚅地說：「被維辛康堤帶走了，我是來看老朋友的，一粒都沒帶。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你說一句謊話，就欠我一根指頭，現在欠三根了！」

　　納金高嚇得發抖：「我沒有騙您，我對上帝發誓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既然你對上帝發誓，我就還你現世報！現在左手已經沒有指頭了！為了讓你說話，暫時給你止痛。」

　　眾人聞言，目光都射向納金高的左手。果然他的左掌已斷，自己卻渾然不知。他還在考慮怎麼圓謊，聽黑人這麼一說，舉起左

手，竟然只剩下光桿子。

　　「大王呀！我說的是實話！請您給我變回來吧！」納金高求饒說。

　　黑人說：「這不是魔術，也不是幻境，只要你說實話，另一隻手可能還保得住。」

　　「大王怎麼知道是不是實話呢？」納金高不敢隨便開口了，他一生中說話假多真少，如今連他自己都無從分辨，現在黑人一口



咬定他在說謊，反而令他不解。

　　黑人說：「告訴你吧！黛薇夫人在我這裡買了保險，你口袋裡那顆二十克拉的鑽石，上面有根白金鍊子，實際上是個多功無線

電發射器，也就是我的耳朵！」

　　納金高面如土色，期期艾艾地說：「那……我……我說的話，你都……知道了？」
　　黑人說：「是的，現在我只是要羅貝特知道，我叫費希曼來通知他，把你留下來時，事實上已經救了他全家的性命！我不能讓

他死得那樣痛快！」

　　納金高知道大事不妙了，反而抗聲說：「我是奉了十二黃道組織白衣長老的命令，來此收集鑽石的。羅貝特藏著幾顆名鑽，你

殺了我也沒用，他們還會派人來的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難得這幾句我難判真假！哼！十二黃道組織，不過是些不成氣候的傢伙！看在他們跟當局作對的面上，姑且饒你一

命！可是鑽石我要自己送去！他們上次向我買了幾顆氫彈，到現在還沒有付錢！」

　　納金高說：「可是鑽石拿不出來。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誰要你動手？你摸摸看，我早就拿來了！」

　　納金高藏鑽石的地方很隱秘，小顆的先放在一個特製的魚皮包內，然後吞進胃裡。大顆的則藏在胯下，以便隨時取出來把玩。

聽黑人這麼一說，他果然感覺胃裡輕輕鬆鬆的，胯下也空空洞洞的，鑽石已經全部失蹤！

　　湯姆五花大綁倒在地上，接二連三的折磨已讓他火散氣消，眼中露出哀憐的乞求。衣紅怕黑人又節外生枝，便說：「這位年輕

朋友是無辜的人，再說，如果不是為了他，我也不會放你出來，你也該表示表示吧！」

　　黑人想了想，痛快地說：「好！費希曼，你負責把他送回去，然後來水牢見我！」

　　費希曼領命，這時風不懼和左非右已把湯姆的膠帶割斷，只是他手腳麻痺，一時間還無法動彈。

　　黑人囚禁那個「肉球」的水牢，是在百慕達三角的海洋公園裡。這也是個水底世界，它與水晶宮不同之處，在於目的與性質。

這裡佔地廣大，分成數區，每區各有不同的展覽主題。其中最負盛名的，倒不是鯊魚、水母等道地海洋生物，或哪一種特殊地質、

地形的觀賞，而是不計其數的沉船。

　　在二十世紀時，美國的國際交通事業發達，大量的飛機船隻，經常來往大西洋兩岸。基於商業因素，有人看準了人們喜歡新奇

玄秘的心理，便羅織一些傳說，找人寫了一系列的書籍。宣稱在美國東邊大西洋上、加勒比海之北，也就是佛羅里達半島、波多黎

各和百慕達島之間，一個數百平方公里的三角形水域內，有一種玄秘的力量，讓許多軍用、民用的飛機及船艦等，都毫無預警地在

此處神秘失蹤了。

　　經過媒體大量的渲染，「百慕達三角」之名不脛而走。然後又是更多的附會，將這裡說得玄之又玄。有人說這三角形水域下

面，就是傳說中在上古時陸沉的亞特蘭提斯文明；有人更繪聲繪影，說親眼看到外星人在海底建立了基地；也有一些科學神話，認

為這裡地磁變化反常，能干擾各種現代化的通訊儀器；當然也少不了鬼怪故事，當一條船沉了，死鬼便要復仇，然後是更多的死

亡、更多的復仇。

　　二十一世紀商業沒落了，人們也少了一項閒嗑牙的樂趣。地獄王覺得不利用過去那些愚昧的資源太也可惜，再加上他不願明說

的原因，便在這裡建設了一座海底公園。並與電腦當局達成協議，以義務性的服務換取額外的電源。

　　黑人將四人攝至深海的一個海溝中，那裡有一艘萬噸郵輪，平平整整地沉在海溝缺口上。船體中央有幾十間上等客艙，黑人將

海水逼去，闢空成為水牢。

　　衣紅等四人一直利用指語相聯繫，四顆心始終如一，更不必說還有威力無匹的電腦做後盾了。只是限於能量的規模，此行只能

鬥智，不能鬥力。

　　衣紅要求杏娃提供丹妮的資料，這件事難度極大，四十年前電腦聯盟尚未成立，更不用說查找私人檔案了。幸而美國的圖書館

資料完整，百年來的報紙雜誌、電視影片，都已利用圖形編碼技術濃縮保存。到現在為止，杏娃已經查出，丹妮確有其人。

　　文祥又提出一個建議，用立體動畫技術，將一些相片組合成立體模型，再以新聞報導做故事情節，攝製成一段一段的影片。到

時運用影音系統，在衣紅的操作下，塑造擬真現場。這種方式既不違背最初的協定，又能發揮最大的功效。

　　左非右曾是三維動畫的高手，對編導工作駕輕就熟。比爾的遭遇讓他感慨叢生，他曾活活地躺在床上十年，供一個醫生做實

驗。那種感受與心情，絕對不是三千六百五十天的數字可以代表的。幸而他得救了，感同身受，當然特別同情苦難中的受害者。

　　為了安慰比爾，並取信於黑人，他決定要設計一個精采動人的虛擬現場。為此，他要求杏娃大量收集當時相關的小道新聞，以

及丹妮等人的家世資料。他再依臨場情況，安插即興的雙向互動情節，務必要使黑人相信，這些絕非幻境。

　　黑人將四人帶到一間牢房內，這個房間約有二十平方公尺，呈長方形，地上十分乾淨。除了一張有護欄的嬰兒床之外，室內空

空盪盪的別無他物。

　　黑人先把門鎖上，他正要開口，衣紅搶先說了：「我們四人先要擺個陣勢，我這叫奇門遁甲術，諒你也不懂！就憑這個陣勢，

讓你見識一下我們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！」

　　黑人哭笑不得，說：「誰有閑情跟妳談文化？反正你們插翅難飛，妳愛怎麼死就怎麼死！快擺妳的陣勢吧！」

　　衣紅便叫左非右和風不懼站在門口，她彎身在地上畫了幾道鬼畫符，然後指著靠裡的牆面說：「黑大王，你看清楚了！這是庚

金正位，也就是生門……」
　　黑人說：「妳講人話好不好？我聽不懂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嗐！那你就吃虧了！我是說，鬼魂將會在西邊牆上出現。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妳見鬼了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不是要我做你的奴婢嗎？你不會召魂！我會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妳能召誰的魂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丹妮！」

　　黑人還來不及開口，一顆頭從床上努力地探出來，叫了一聲：「丹妮？」

　　黑人手一抬，一個頭連身體的肉團，在一個木架子上，緩緩地升了起來。黑人說：「比爾！我帶了幾個馬戲班的小丑來，讓你

高興高興。」

　　比爾急切地說：「她說召丹妮的魂！是誰告訴她的？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絕對不是我！我說話算話，幾十年來，我從來不敢褻瀆她。」

　　比爾便問衣紅道：「這位小姐，請問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　　用肉球來描述眼前這個人，再傳神不過了。但是他那親切的語調，卻像天使一樣的純淨。衣紅溫柔地回答：「我叫衣紅，若傑

說得不錯……」
　　黑人也大吃一驚：「妳怎麼知道我的名字？這世上還有人知道這個名字？」

　　衣紅笑笑，說：「知主莫若婢嘛！二○一○年三月十八日這天，在奧克拉荷馬、塗山附近，一個叫做銀湖城的地方，發生了一件
慘絕人寰的事件！」

　　黑人怒道：「我們有言在先，妳不能動用其他能量！」



　　衣紅說：「用得著嗎？首先，這事發生時，電腦聯盟尚未建立，我到哪裡找資料去？其次，你有一套高能量的超級電腦，如果

我們越權，你會不知道嗎？」

　　黑人納悶地說：「那妳怎麼知道這些細節？」

　　衣紅不耐煩的說：「剛剛不是說過了嗎？我用的是中國的奇門遁甲，能知過去未來。你看下去就知道了！千萬不要小瞧我們中

國人！講到動腦筋，你們蠻子差得遠哩！」

　　比爾說：「衣紅小姐，我還是不懂……」
　　衣紅知道比爾曾參禪拜佛：「我們是菩薩派來的，您總知道菩薩吧？」

　　比爾激動得流下淚來：「啊！是觀世音菩薩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差不多，是文殊菩薩。」

　　比爾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我讀過《華嚴經》，我希望我是善財童子！」

　　衣紅合掌當胸，向比爾施一大禮，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所謂善財童子，是善其德、善其能的人，非你其誰？只是身在孽在，意亡

身亡。」

　　比爾說：「菩薩！當如何超生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有身才需超生，無身生又何存？」

　　黑人不耐煩了，說：「你們胡說些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往牆上一指，說：「這可不是胡說吧！」

　　只見牆上一個淡淡的人影漸漸浮出，那是個短髮輕俏、活潑美麗的青春少女。「丹妮！」比爾與黑人不約而同地叫出來。

　　丹妮略怔了一下，緩緩向室內環視一周，比爾在她的腳下，不低頭完全看不到。她大方地點點頭，神色自若地望著衣紅等人

說：「嗨！我認識你們嗎？」

　　黑人自慚形穢，難以啟口，那一端，比爾更是張口結舌。丹妮並不在意，一邊走著，口中還吹著一個向上飄升的大泡泡，那是

世紀初最流行的吹法。黑人與比爾心傾神馳，時光倒流，又回到過去了。

　　黑人問：「妳去哪裡了？」

　　丹妮四下張望，問道：「若傑！是你嗎？你在哪裡？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妳現在看不到我，等事情辦完了，我再出來。」

　　丹妮說：「費希曼（意譯為『漁人』）要請我去坐雲霄飛車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那個打魚的傢伙？」這是他們當年的對話。

　　丹妮說：「你老笑他打魚，他可是進出口公司的老闆呢！」

　　這時天上一聲雷響，丹妮嚇了一跳，黑人說：「別去了！要下雨了！」

　　丹妮說：「就是要下雨，我才非去不可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　　丹妮說：「為了那個呆子呀！我就是要氣氣他！」

　　比爾忍不住了，說：「丹妮！我知道我配不上妳！」

　　丹妮四處搜尋，問：「你是比爾嗎？你在哪裡？」

　　比爾的聲音已經低得不能再低了：「我在這裡！」

　　丹妮說：「比爾？真是的，怎麼這樣害羞？我每次都找不到你。」

　　比爾好像只會說這一句：「丹妮！我配不上妳！」

　　丹妮說：「呆子！你配不配得上，也該由我決定呀！」

　　「妳應該和若傑好，他才是真正愛妳的人！」

　　「若傑？他什麼都好，就是太喜歡打人了！我怕他！」

　　「他只是脾氣不大好。」

　　「人如果脾氣不好，還有什麼可取的？」

　　「他很聰明呀！」

　　「啊呀！談這些有什麼用？脾氣不好又聰明更可怕！」

　　「他會改過的！」

　　「你呀！就是喜歡原諒別人！」

　　「真的，若傑是個天才，妳應該幫助他！」

　　「我不稀罕什麼天才！我只喜歡人！」

　　黑人傷心不已，插口說：「丹妮！妳為什麼不稀罕天才呢？」

　　丹妮說：「天才屬於天！只有人才屬於人！」

　　黑人聽了，痛哭失聲，說：「天哪！我以為妳會崇拜天才，所以我努力表現……」
　　丹妮說：「快出來嘛！躲什麼迷藏？你們倆在哪裡嘛？」

　　又是一陣響雷，緊接著大雨如注。這時一輛跑車駛來，急停在她身邊。丹妮東看西看，一臉失望的樣子，這時，雨更大了。車

門開處，她無可奈何，趕緊向眾人揮揮手，鑽進車裡，如飛而去。

　　比爾看到影像都消失了，才對黑人說：「若傑，人生如夢似幻，我們都老了，她居然還是那樣青春美麗。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是呀，由於沒有原始資料，我只保留了幾張褪了色的平面相片，不論我用虛擬實境或幻境，從來沒有成功地看到她

俏麗活潑的真面目！現在親眼見到，我的心又回到那段夢幻般的歲月了。」

　　比爾說：「不錯！幸而她只存活在我們的幻夢中。如果成了尊夫人，恐怕今天也是雞皮鶴髮，就算能夠美容，當年的情境也一

點都喚不回了！」

　　黑人露出了多年未有的微笑：「呵呵呵！萬一她也變成我這副德性……不對！我上當了！」黑人驀地清醒過來，轉頭對衣紅
說：「妳是不是用了什麼催眠術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笑話！這像催眠術嗎？我好心讓你們團聚了一陣子，不滿意拉倒！」

　　黑人滿心矛盾，這時再顧不得面子，說道：「我心裡有個疑團，能不能麻煩妳，讓我們再聚一會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好吧！只是你為什麼不以真實面目相見呢？我剛才想盡方法，不讓她看到你的鬼影子，不然她會多麼傷心！」

　　黑人說：「可是，我發過重誓……」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還不是為了丹妮！現在你回到過去，時間是在發誓之前呀！」

　　黑人一想，高興地說：「有道理！妳們等一下！我馬上回來！」說罷，黑人轉身走到門口，一腳把門踹開，一晃就失去了蹤

影。

　　衣紅忙對比爾說：「快，我們是來救你的，你要去哪裡？」



　　比爾笑笑說：「謝謝妳，這裡不就是蓮華道場嗎？如果我不幫助若傑，還有誰肯？他已經著魔了，實在太可憐了！」

　　眾人一聽，這才理解到剛才黑人為什麼說出那句「好像那個肉球是我！」文祥二話不說，以五體投地的大禮，對比爾參拜起

來。四人同心，其餘三人也就地參拜。拜得比爾大呼：「你們這是幹什麼？不敢當，不敢當！」

　　衣紅拜畢，起身對比爾說：「不要以為我拜的是你！」

　　比爾也笑說：「不要以為我不知道！」

　　這時，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，手裡捧著一束白玫瑰，從門外走了進來。那人說：「剛才門沒有關，你們為什麼不乘機逃

走？」

　　衣紅盯著他，笑說：「是若傑吧？該逃的當然要逃，是比爾捨不得離開你。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你不是說要當我的面救他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們的前提是『該逃就逃』，聽了比爾的話以後，是『不該逃就不逃』。你這黑鬼明明不必走大門，卻故意開門送

盜，究竟誰使陰謀詭計？誰爭權奪利？」

　　若傑笑笑說：「既往不究，我是來赴約會的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若傑，你的尊容丹妮一定認不出了。來，我給你易易容。」

　　若傑驚訝地說：「你會易容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豈止？我保證讓你年輕四十歲。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那就動手吧，不過本尊只有四十，別把我變成零歲了。」

　　左非右手腳很快，只在若傑臉上略一塗抹。若傑往牆上一指，正前方便出現一面鏡子，他看了又看，不由得衷心讚賞：「嗯！

這才是我！比那些美容師高明多了。」

　　衣紅笑說：「這是你的福氣，他從來不隨便給人易容的。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好極了，將來做我的專用易容奴隸。」

　　比爾看著若傑，感慨萬千地說：「假若當年你多一分自我克制的本領，今天豈不是珠聯璧合的一對？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如果人人都是聖賢，那聖賢還有什麼用？」他又客氣地對衣紅說：「衣紅姑娘，時間不早了，我要早點送丹妮回家

呢！」

　　這次是在丹妮家門口，左非右特意把立體影像的位置調低，幾乎是伸手可及。一旦若傑以假作真，要把花束送上，那就是製作

動畫功力的大考驗了。左非右一見若傑捧著鮮花進來，就在琢磨這束花如何天衣無縫地交到丹妮手中。電腦要複製白玫瑰不難，難

在送花與接花的過程，那種重量轉移的感受，必須計算得分釐不差。最難的是虛擬的丹妮與真花之間的銜接，那種動態與質感要完

全吻合，必須得用點小技巧。

　　萬一若傑一時按捺不住，伸手碰觸丹妮，那一切都完了。虛擬實境雖然可以做到感覺真實，但那需要很多額外的設備，這裡一

概都無。一大堆變數在前，左非右一顆心就一直提在手上，隨時準備應變。

　　人的眼睛非常好騙，只是改變一些光子的折射角度，人就信以為真。若傑把玫瑰花束送到丹妮面前，她用鼻子湊上去聞了聞。

這時，丹妮的小妹妹馬上從後面跑過來，伸手說：「姐姐給我！姐姐給我！我也要花！」

　　小妹妹把玫瑰花拿去了，看上去非常逼真，沒有穿幫！左非右吁了一口長氣。這時，丹妮已坐到草坪上，若傑也坐在一旁。左

非右又開始提心吊膽，全神注視若傑的每一個動作。幸而若傑很有風度，兩人還保持著相當的距離。

　　「丹妮，妳好吧？」

　　「你怎麼啦？我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　　「唉！人間事十之八九都不能如意！」

　　「咦！你什麼時候開始這樣多愁善感了？」

　　「妳不知道，人只有在失去了以後才知道珍惜！」

　　「既然都失去了，還能珍惜什麼呢？」

　　「所以，我現在要好好珍惜。」

　　丹妮把臉一扭，手指玩弄著衣角，說：「是嗎？」

　　若傑起初還有點猶豫，漸漸地他鼓起勇氣，正想向丹妮靠過去。突然間，他不耐煩地站了起來，在小小的空間中來回踱步。

　　「你怎麼啦？若傑！」這回是比爾在問。

　　「我知道這些都是假的！你們好心要安慰我，我也衷心希望能夠接受。可是……這分明是假的，我好像在演戲給自己看！」若
傑痛苦地說。

　　左非右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，自己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，最後還是失敗了。衣紅更是垂頭無言，她深知「繫在何處，解在何

處」的至理。若傑如果不能相信眼前的形像，就表示他心中塊壘太重。就在這一剎，眼看只差一線，還是功虧一簣。

　　看若傑捶胸頓足的悲情，還有誰把他看做萬惡不赦的魔鬼呢？就以嫉惡如仇的衣紅與風不懼來說，他們之所以嫉惡，正是同情

弱者的反射心理。眼前的若傑已是不折不扣的弱者了，衣紅心裡自然是不較前嫌，反而寄以萬分的同情。

　　強者與弱者並非黑白分明的，但也不是輕易就能偽裝的。弱者無法扮演強者，而強者也難以演好弱者的角色。真正的強者絕非

色厲內荏，真正的弱者也不在於外表的柔順。只有高明的狩獵者，才真正能嗅出強、弱的氣息來。

　　若傑幾近崩潰了，他喃喃地說：「我有心改過歸善，但是誰給我機會呢？其實我剛才根本沒有離開，我的廬舍永遠帶在身邊，

因為我時時在期待，永恒地期待著，希望能再見丹妮一面。我知道你們是真心誠意為了我，可是為什麼呢？我真值得關心嗎？

　　「已經有四十年了，我一直想瞭解比爾所圖的是什麼？這樣做對他有什麼好處？我絕對不會因為他對我好，就少折磨他一分一

毫！相反的，我只有凌虐得更深更重！我要拆穿他的偽善！我不懂，我實在不懂。為什麼我心中充滿了恨？他卻充滿了愛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這是因與果的問題，種恨得恨，種愛得愛。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可能吧，我也種了不少愛，只是全給了一個人。我變成她的奴隸，她高興我就高興，她痛苦我就痛苦！可是，我又

絕對無法忍受她愛上別人！我怎麼會如此自私呢？我又能不自私嗎？失去了她，我只剩下一個黑色的影子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肉體的愛就是佔有，你也不必自責，生命就是自私的。」

　　若傑繼續說：「我希望見到她，我試過各種科技，但都不是她！我告訴自己，即令是億萬分之一的機會，我也不能放過！所以

明知你們只是安慰我，我也願意相信，畢竟這是幾十年來第一次！但是她已經不在人間了，這分明是假的呀！」

　　若傑失望到了極處，他脫下偽裝的面具，坐在地上，放聲痛哭！

　　好漢有淚不輕彈，生命就是一種委屈成長的過程，誰沒有傷心的遭遇？有人不經心，昨天發生的，今天就忘了，從生到死，又

得到什麼了？人若不經過深刻的痛苦洗禮，又沒有得到濁淚的清滌，憑什麼成長？

　　只是，一個人的哀愁往往也是另一個人的反思。快樂幸福與悲哀痛苦的分野，只是比較程度的強弱感受，只有在更深重的痛苦

之後，幸福才更令人珍惜。

　　人人都陷入感傷，文祥環臂拊膝坐在地上，無意中一看，那串佛珠竟然又出現在右腕上。他心中一動，原來又是一種考驗。是

了，生活是考驗，生存是考驗，生命又何嘗不是呢？佛珠能捨，安危能捨，又有什麼不能捨的呢？



　　突然間，丹妮說話了：「若傑，你錯了，我還在人間，而且一直在人間。美色只是一時感覺到的現象，是生存競爭中的避風

港，等風平浪靜了，美就改變了。色不迷人人自迷，你愛我，愛我那一瞬即逝的美色，當然會痛苦。這是因為你心靈空虛，想用我

填滿它。來吧！雖然你我天各一方，但是在比爾和這些朋友的接引下，或許我能替你導通。來吧！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，只要你有

心改過，我可以接引你，快過來吧！時間不多了！」

　　若傑站起來，默默走到丹妮身邊，兩個人手牽著手，走進房子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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